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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易经》之“易”

《易经》 被誉为诸经之首，含盖万有，纲纪群

伦，广大精微，包罗万象，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易”有三层意思，即简易、不易、变易[1]。其中的

“简易”，就是简单，它表明《易经》是可以以相对

简明清晰的语言阐述。“不易”是指《易经》能揭示

诸多世间宇宙运行的不变规律，“变易”表达的

是《易经》能通过卦、爻等的变化推演出不同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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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应变之道，内涵丰富变化万千。本文着重阐

述《易经》“不易”与“变易”，及其对中医以毒攻

毒疗法的启发。

1.1 “易”之“不易” “不易”，即不变之道，任何

事情的发生、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循的，阴与

阳，刚与柔，动与静，增与减，损与益等囊括了万

种事物之理；有天就有地，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

后，都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易经》之“不易”

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卦序排列代表的系统的

运行规律不变，不仅乾坤双卦，其后揭示事物发展

演变的前 32卦天道法则，以及后 30卦揭示人伦情感

的人道法则，均有其不变的规律；第二是在系统的

运行中，每一单卦在其所处的时空节点，规律的运

行规则是有迹可循的，诸如“初难知、二多誉、三

多凶、四多惧、五多功、上易知”等规律。虽世间

的事物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但天地运行，四季轮

换，寒暑交替，冬寒夏热，月盈则亏，日午则偏，

物极必反，这是不变的自然规律。人有生老病死，

物有成住坏空，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不论时

空如何变换，不易的规律总在如期运行，区别只在

时空周期，但短期的时空变换对于无限时空的自然

规律来说，只是短时扰动，并不能改变其运行法则。

1.2 “易”之“变易” 变易，指变化之道，《易传》

云：“变化者，进退之象也。”虽说大道不易，但大

道之下的具体之“象”却是变化万千的，因为万事

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易

传》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

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

动在其中矣[1]。”《易经》的每一卦的每一爻动，则变

卦，其性质也会跟着变化，对应的应变之道自然不

同，因此，《易经》虽只有 64卦，但其变化之多内涵

之深却是叹为观止。

不易之道与变易之象是研究 《易经》 的核心，

也是《易经》带给我们最重要的辨证思维。不变是

规律、是广泛、是大周期，变化是现象、是具体、

是小周期。单看卦序，始于乾坤，终于既济、未济，

揭示的是天地生养，万物生与长的规律以及人在其

中改造自然时受到天地八种场影响所产生的六十四

个时空状态。每个时空状态即是一卦，每个卦又将

该 卦 的 时 空 状 态 分 成 三 层 ， 即 “ 天 地 人 ” 三

才[2]。《易传·系辞下》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

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

才之道也。”三才产生的顺序是先有天地，而后有万

物，人居于万物之中。就全《易》而言，乾尽天道，

坤尽地道，余卦共为人道；从“理”及“象”的角

度说，一卦皆备三才之象，《乾凿度》“易气从下

生”。所谓“六爻兼三才而两之”，就是指六爻中的

初、二两爻为下，象征地，三、四两爻为中，象征

人，五、上两爻为上，象征天；从卦爻象而言，卦

具天地而爻具人位；从“爻之动”而言，六爻也具

备三才，《系辞·上》：“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对于单独的每一卦，代表的是整个系统运行过程中

的某一个节点、某一个特定的时空状态，在这个节

点、这个特定的时空状态下，万物有着独一无二的、

适合这个状态的运行规则。爻动，则时空变换，运

行规则自然也要变换。

可见，《易经》一方面揭示事物发展中不变的规

律，天下万物起于天地之生，人间万事源于人伦感

合，合作、发展之规律尽在卦中；另一方面“天地

人”三才之变造就不同的时空环境，事物在特定时

空下的发展轨迹会千差万别，应遵循各自的法则随

机应变。以此而言，我们在研究事物时，既要研究

事物发展的大周期不易之道，又要注重在小周期特

定天地人条件下的变易之象及其相依的应对之道。

2 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法是中医独特治法之一，千百年来，

经过中医先辈们不断实践和完善，已基本形成一套

理论。但仍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主要分布在以某些

治疗方法的负反馈质疑理论可行性的和质疑毒药的

安全性这两方面。显然，这些质疑多是因为对以毒

攻毒理论和实践的片面理解所导致，因此有必要

从《易经》的角度全面阐述以毒攻毒，以便对其有

更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

2.1 以毒攻毒理论的可行性 从广义上来说，以毒

攻毒中所攻之“毒”，即毒症，包含中医认为的所有

内外相交产生的毒邪，如热毒、寒毒、瘀毒等等，

从病症上有轻重之分，从治疗手段上亦有难易之别，

所用治疗之毒自然不同。那么如果将所有毒症分为

轻度与重度来分别讨论的话，对于轻度的毒症，所

用治疗之“毒”应该是药性相对的药[3]，这也符

合《易经·乾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阴阳相

生相克互补共生，“同根生”的事物具有相似相融的

性质。因此，药性的相对可以互相中和达到治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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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这是《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不变规律。

对于重度毒症，所用治疗之“毒”多数是指属性极

端的“毒药”了[3]，用本该对人体有较大损坏的“毒

药”去治疗重度毒症，该思想肇端于《素问·六元

正纪大论》“有故无殒，亦无殒”，但其本质上仍

是《易经》思维的延续，毒药的“有殒”与“无殒”

并不是绝对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殒”，但是对

于一些特殊的人来说，却可以“无殒”，“有殒”和

“无殒”是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变换的，这是《易

经》之“变易”的直接体现。因此，不论从“不易”

还是“变易”的角度都可以验证以毒攻毒治法

与《易经》思想的契合之处，其理论具备可行性。

2.2 以毒攻毒实践的时空性 以毒攻毒理论是在不

限条件下的规律研究，是实践的基础指导，但临床

实践是在有限条件下的实操，会受到各种主客观条

件的限制，因此以毒攻毒的实践呈现明显的时空局

限性。上文提到“无殒”只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

或病症，也就是说在使用以毒攻毒治重症时，必须

附加条件，遵循审慎原则，只在特定条件下才使用，

而这个“特定条件”即是时空性的表现，并且它的

界定是临床实践的难中之难也是关键所在。

正是基于此，一直以来很多人拿一些以毒攻毒

失败的案例来质疑甚至推翻其理论可行性，这些质

疑明显混淆了概念也用错了方法。一方面，“特定条

件”是以毒攻毒使用时的前置时空环境，时空一变，

效果就可能千差万别甚至失败，但失败的原因并不

是理论的不正确，而是操作的局限，未能准确把握

当时的时空条件，质疑者们混淆了理论的不正确与

实操的错误这两个不同概念；另一方面，以毒攻毒

理论与临床实践的位阶是明显不同的，以毒攻毒是

思想理论，揭示的是自然规律，是“不易之道”，而

临床实践只是用该思想理论下的一些实操，是“变

易之象”，具有时空局限性，以特定时空下的错误实

操来质疑甚至推翻无限时空下的自然规律，是用错

了论证方法。同时，中医与现代医学思维方式是不

同的，现代医学的思维基础是科学，而中医的思维

基础是哲学。科学不是真理，科学一样具备时空性，

整个科学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很多科学

理论都是在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去纠正前人片面的科

学研究从而形成适合当前环境的新的理论，如此替

代下不断的去接近真理真相。而哲学研究的本身就

是看似“虚无缥缈”的真理，真理不会局限于时空。

以毒攻毒甚至中医理论亦是如此，不管人们的实践

水平如何，中医揭示的规律就在那里，依然运转着，

不会因为人们技术的局限而停止作用，随着科技水

平和实践条件的不断提高，它的风采终将会全面的

展现在人们面前。

立足当前，以毒攻毒之法要实现突破，最重要

的路径应是细化时空条件。而结合 《易经》“天地

人”三才之变的“变易”思想，以毒攻毒的时空条

件可以分为细化分辨病、药、人三部分来具体研究。

2.2.1 辨病的核心在于“多维定损” 中医关于“毒

证”的认知，主要分为内毒与外毒[4]。内毒外毒宛如

太极，内毒耗伤气血损伤正气又易感染外毒，外毒

加剧内毒耗损，两者互为因果，既是疾病之因又是

疾病之果，互相作用既产生一系列病理变化又可衍

生新的病证。可见，“毒”的核心在“损”[5]，只是

不同的“毒”耗损的原因、途径、部位、程度不同

而已，即“损之源”、“损之路”、“损之果”。损之源

探究的是导致机体耗损的源头，如上述中医划分的

内毒、外毒；损之路研究机体耗损的机理路径，从

损之源开始通过何种路径扩散出去；损之果揭示的

则是机体耗损的结果，呈现出来的“象”，可以是机

体脏器的状况，也可以是病症。通过对这三方面的

耗损情况细化，多维定损，从而确定不同毒症的具

化之象，为其后确定对症治疗方案提供重要基础。

在王永炎院士[6]关于中风及痴呆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

“毒损脑络”病机假说基础上逐步发展的 “毒损络

脉”学术思想亦揭示了上述观点，实际应用中，首

先明确毒损的源头，清晰划定各种类型毒的边界；

其次，络脉是人体的能量和信息传播的路径，毒损

通过络脉向外扩展，导致络脉出现各种异常，即损

之路；最后，诸如糖尿病、尿毒症、中风病、门脉

高血压症等形形色色的微观病机显现，即为损之象。

2.2.2 辨药的核心在于“对症定量” “对症”是前

提是“不易”，“定量”有弹性可“变易”。对症方

面，中药本身形成的天时地利生态环境，造就了其

成份的多样性、复杂性、系统协调性[7]，对症入药时

不能单纯的只考虑其中个别的成份作用而忽略其整

体性全面性，而是既要考虑毒药的主攻性又要考虑

其辅助性，这也是中药之于西药最大的不同，它本

身成份的多样性给予治疗方案的多种选择，所以，

“不易”的对症里面又包含很多可变的方剂选择，但

虽各个方剂选择有所侧重，它们的本质指向都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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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定量方面，既要确定毒药的绝对性又要利用毒

的相对性，毒药的绝对性表达的是其一般性，相对

性表达的是其特殊性，明确毒药的绝对性是确定其

最大耐受性即最大安全剂量，此为用药的前置条件，

然后可在安全剂量范围内，充分发挥其相对性，弹

性的增减量来产生积极治疗作用。例如，传承下来

的诸多方剂，每种方剂的具体用量会根据病人的实

际情况做相应的增减，是“可易”的，但主药、辅

药、药引等各种药材的用药比多数是“不易”的，

是有较为科学的比例关系的。然而，在临床实践中，

方剂的诸多选择叠加定量上大的弹性空间，就会出

现同一个病人，不同医生不同方剂的情况，效果也

会呈现千差万别。这也是中医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的

实际难题，它无法很精准的量化，它也不赞成精准

量化，毕竟每个病人都具有独特性，不可能用千篇

一律的治疗方案。所以，中医方剂多是经验方，靠

世世代代的中医人不断探索不断实践、总结、传承。

每一个方剂都有其“不易”的核心侧重，又有其

“可易”的全面兼顾。

2.2.3 辨人的核心在于“整体定宜” 人的身体是一

个系统，一个相互协作的系统，如果其中一个环节

出现变换，其他环节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所谓“牵

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在多维定损、对症定量以

外，还要考虑病人的整体情况来综合确定最适合的

治疗方案。重症之所以很难被攻克，很大原因就是

其纠缠性，多个器官多种功能多条路径相互纠缠环

环相扣导致病症的复杂多样多变，单个解决方向无

法解决全部的问题，一种药在治疗某种病症的同时

对其他器官又有损害所谓后遗症的问题，加之每个

人的先天禀赋、身体素质、其他伴生病甚至饮食起

居、工作习惯、生活环境等等的诸多差异，使得单

一治疗方案的准确定性定位和量化很难达到，而中

医和中药因其本身的多维系统性在处理这些复杂的疑

难杂症时有明显的优势，这也是中医思维的优势。中

医思想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它是面状思维，与“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点状思维有很大区别。同一种

类型的病，常规的治疗手段多数适用，这是“不易”

的部分，而针对每个病人的特殊条件，又会有三才之

变的“变易”情况，需要兼顾到，这也便是在重症毒

症的临床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以常规现代医学治疗手

段为主，中医药为后续辅助”的原因所在。

3 创新与结语

以毒攻毒作为中医的独立疗法，千百年来历经

历代中医大师不断的实践与优化，涌现了较多的案

例，但是有两个方面的制约因素阻碍了其发展，一

是理论的完备性，以毒攻毒疗法的理论根据是

从《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故无殒，亦无殒”的

思想中延展出来的，尚缺细致的理论框架；二是以

毒攻毒疗法中“毒”的特殊性使得其在临床实践时

遭到一些质疑，无法得到较好的推广。本文从“医

易同源”的角度出发，试着以《易经》的核心理念

去探析以毒攻毒疗法，期待找到其理论的完备性以

及实践中的原则核心。

《易经》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包罗万象，

它不仅揭示了宇宙运行中不变的规律，又能从天地

人三才的变换中演化出各种变化之象及相应的应变

之道，蕴含深刻的哲学思想体系，值得深入研究借

鉴。以毒攻毒疗法不论是广义的“相对的毒”还是

狭义的“绝对的毒”，其理论内核都和《易经》思维

体系完全契合。只是在实践中，由于方剂的灵活多

变较难精准量化、可借鉴案例有限等客观条件的不

足，加之中医理论的深奥、抽象、复杂等使得以毒

攻毒疗法在临床实践中依然存在较大的障碍。但客

观的局限并不能掩盖理论的光辉，只要理论具备可

行性，一时的客观条件限制是无法阻碍其长远发展

的，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只要通过不断的科学实验

和临床实践，在“辨病、辨药、辨人”三个维度持

续的精细化“多维定损”“对症定量”“整体定宜”，

以实践经验的总结积累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不断

扩展其应用范围提升其应用精度，局限就能被逐步

打破，以毒攻毒疗法也必然会再次大放异彩，中医

蕴含的易学内核也必然更加璀璨。

［参考文献］
[1] 宋祚胤．周易译注与考辨[M]．长沙：岳麓书社，2000．

[2] 王弼．周易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孙谊，于智敏．“以毒攻毒”含义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

志，2009，15（3）：165-166．

[4] 章永红，章迅 ，叶丽红，等．论癌症以毒攻毒治法[J]．南京中

医药大学学报，2012，28（2）：105-108．

[5] 朱思佳，王亚丽，李智山，等．王亚丽教授从“毒损脑络－枢

机-筋脉”论治帕金森病思路探讨 [J]．吉林中医药， 2020，
40（8）：1007-1010．

[6] 张锦，张允岭，郭蓉娟，等．从“毒损脑络”到“毒损络脉”的

理论探讨[J]．北京中医药，2013，32（7）：483-486．

[7] 彭成．中药药理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郭雨驰，蒋维超（英文）］

·· 142


